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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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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切实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多方努力，加大对外发声力度、拓宽

发声渠道、丰富话语内容、增加话语主动性、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还面临多重挑战，中国主题 “他议”

和中国形象 “他塑”现象依然普遍，对中国存在根深蒂固的误解和

误读，一些国家无理打压中国媒体和媒介，针对中国的负面信息经

常搅动世界舆论，使中国不时面临国际话语和舆情压力。加强对外

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具备基本对外交流能力、专

业能力、话语塑造能力和舆论把控能力，也涉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思辨能力和共情能力。为了更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和关切，在

世界上塑造公正、客观、全面的中国观，中国亟需进一步加强对外

话语体系建设，在多层话语内容、多样话语风格、多元话语主体、

多维话语平台以及多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

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形象塑造良好的国际话语和舆论环境，增

进各国相互信任，加强国际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携手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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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及其国际传播。习近

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１年中共中央第３０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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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

事体系。① 国家发出了号召、提出了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媒体、学界等也

加大工作力度，在完善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

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等方面不断努力。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也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有时是话语陷阱和

话语屏障，有时是话语诋毁和话语攻击，有时需要紧急应对和化解舆论热

点，有时对外发声与收效不成正比，在对外话语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方面，与一些大国相比存在差距，不能有效引领国际舆论。如何加强对外话

语体系建设已成为当前中国亟需破解的一个难题。

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外话语能力是基础，而国际

传播是话语产生效果的关键。在整个过程中，需要明确话语重点，在重要方

面加大话语投入；需要及时调整话语风格，鼓励多元话语主体有效发声，拓

宽对外传播渠道，培养跨领域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从多个维度确保对外话

语体系建设达到理想的国际传播效果，在国际舆论场中塑造客观、立体、全

面的中国形象、中国认知和中国观。

一、对外话语能力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对外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与外界交流、沟通和互动的载体和

体现，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理解其侧重。狭义而言，对外话语体系一

是强调对外交流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二是强调通过某些语言的频繁使用和

社会化过程而沉淀出来的主要话语，三是强调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主要问题

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表象，四是强调在交流过程中所形成和延续的主要叙事风

格和言语习惯。它蕴涵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文化传统

和语言表达等多种要素。② 国家通过对外话语体系展示和宣介自己的国家意

志、诉求和行动，回应外界关切，促进沟通交流。它不仅承载一个国家的客

观现实、传统思想和精神，也体现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过

程，也是外界了解和认识一个国家的重要媒介。广义而言，对外话语体系是

一个系统，强调对外交流的具体语言、话语内容、对外话语主体、对外话语

媒介、对外话语传播平台及传播效果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缺一

２

①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２日，第１版。

王晓辉：《讲好中国故事，创新话语体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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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共同作用于国家形象构建、国际话语权提升和国家利益维护。其中，

国家对外话语能力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最基本的一环。

国家对外话语能力主要指一个国家在对外交流过程中有效实现交流意

图、达到所期待的交流效果的能力，其强弱直接影响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成

效。对于中国而言，对外话语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本对外交流能力

基本对外交流能力主要指用外语进行日常交流、满足日常基本交往需要

的能力。对中国而言，实现对外交流主要依赖的是外语，而英语是当前国际

交流的主要语种。由于汉语与印欧语系语言的差异，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以

及欧洲很多英语非母语的国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不占优势。因而，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１９８３年，英语正式被列

为高考主科，成绩１００％计入高考总分。无论是中学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中

的英语专业和公共英语教育都快速发展。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９年，中国首次举行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和大学英语六级考试。９０年代后，中国的外语教育开始更

加注重提高外语运用能力，１９９９年教育部颁布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 （修订

本）》，２０００年颁布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二者都强调复合型

人才培养和外语运用能力。经过积累和努力，中国各高校在英语教育和人才

培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２０１０年，各高校设立了１０００多个英语专

业。① 每年招收１６万名英语专业学生，每年约有１５．７万名学生参加英语专

业四级考试。非英语专业学生在大学期间也没有间断英语学习，每年约有

１０００万名学生参加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这些努力使中国民众的基本英语

交流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当然，在国际交流中，能用对方母语交流效果更

好，更容易拉近距离、增强交流效果。近年来，尤其是提出 “一带一路”倡

议以来，中国日益重视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很显然，如果要取得更好的国

际交流和传播效果，针对不同国家使用其母语是最佳选择。

（二）专业能力

话语背后是有内容的，语言只是呈现内容的载体，内容需有专业能力支

撑，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不可或缺。当前，随着中国对外交往深度和广度的

延展，中国对外话语涉及的领域日益多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

域议题不断增多。以中国外交为例，过去外交更多事关政治、安全等高政治

领域，而当前外交既包括高政治领域问题，也涉及金融、贸易、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公共卫生、能源、科技等低政治领域问题，网络、太空、深

３

① 李莉文：《英语教育发展》，载王定华、杨丹主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回响———中国共产党
外语教育１００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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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极地、人工智能等新疆域议题也不断涌现，且不同层次和领域的问题经

常相互影响、相互交织，且专业性强，知识更新速度快，仅接受外语专业训

练已无法满足需求。对外交流要确保能用外语有效讨论专业性问题，有无专

业能力直接影响交流的深度和质量。此外，专业性还体现在是否具有区域国

别知识，是否掌握各类具体政策。可见，外语和专业能力缺一不可，专业能

力不足很难保证在交流过程中立场鲜明、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三）话语塑造能力和舆论把控能力

在日常交往过程中，人们不仅通过语言来交流，对某些语言的频繁使用

会沉淀成一些主要话语，形成针对某个问题以至某个国家相对稳定的表象，

且这些表象成为其对外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塑造外界的认知结构。例如，

美国在其对外话语中总是强调民主、自由，很多叙事都与民主和自由相关。

２００３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其理由之一就是要帮助伊拉克推翻残暴专制的

萨达姆政权，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这样的例子在美国的

对外话语体系中非常普遍。美国也经常以民主和自由为名批评其他国家。而

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哪些话题、哪些内容能够进入话语过程，并在国际舆论

场中保持其话语影响力，影响、引导和塑造国际舆论，则是话语塑造能力强

弱的直接体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议题设置，构建话语主题，选择时机发

布，迅速引起大众关注，经过高频重复成为舆论焦点或热点，进而影响相关

决策和行为。根据研究，议程设置主要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某些问题

上，忽视其他问题，使其进行选择性注意。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等关于议

程设置的研究表明，媒体不仅可以影响公众关注哪些核心问题，还可以影响

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属性认知。① 该过程不仅涉及话语内容，还涉及叙事风格

和修辞手段，这些因素相互结合，使话语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引导国际舆

论。例如，围绕南海问题，美国２０１６年制造了 “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

这样的话语，使其成为国际舆论场中的一个话语焦点，给中国造成了不小的

话语压力，也影响了中国的外部环境，耗费了不少外交资源。再如，中国提

出 “一带一路”倡议后，一些国家挑起 “债务陷阱”这一话题，使 “一带一

路”与债务陷阱关联起来，影响了世界对 “一带一路”的客观认知。这类话

语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很多时候通过语言可以塑造话语危机，话语危机可

以引发安全危机，甚至助推战争。② 相反，如果能够在国际舆论场中巧妙铺

４

①

②

参见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二版），郭镇之、徐培喜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参见孙吉胜：《从话语危机到安全危机：机理与应对》，《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
３９—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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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语境、塑造议题，则可以引领国际舆论走向，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和共情能力

国家对外话语能力的强弱还体现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和共情能

力等方面。思辨能力体现在能否有效阐明自己的观点、反驳他人观点以及说

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共情能力主要是指能否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感

受和理解他人心情的能力，强调的是能否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在对外交流

过程中，这些能力决定了是否会把自己的观点生硬强加于他人，是否照顾到

话语受众的言语习惯、文化传统和认知基础，从话语受众角度选择话语内容

和叙事风格，使自己的话语能被客观理解和接受，达到更好的交流效果。与

上文所述的基本对外交流能力相比，这些能力的运用对言语者的外语水平要

求更高，超越了简单日常交流，而是要用外语进行反驳、辩论、说服等话语

层面的博弈，跨文化交际能力、批判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等都需要通过

外语的运用体现出来。当前，在一些国际场合，不少人可以用外语讲自己的

论文或是简单发言，但是在讨论环节由于无法做到即时互动，经常效果不

佳。就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言，对外交往的跨文化性需要言语者具有文化敏感

性和包容性，清楚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了解不同文化的交流禁忌以及所隐

含的 “政治正确”，据此选择言语内容和言语方式。例如，在一些文化语境

中，政治观点、宗教、种族、性别等都是敏感话题，不要说展开讨论交流、

就是提及相关内容都需格外谨慎，否则即便发声也往往效果不彰，有时甚至

还会产生负面影响。

二、中国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认识到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多次强调加

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重视对外话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和

国际传播能力。

（一）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一方面，强调在对外宣传中讲好中国故事。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①

２０１３年９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５

①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网，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１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２４ｈｏｕｒ／ｎ／２０１３／０８２１／ｃ２５４０８－２２６３５８６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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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

走向世界。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实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工程，再次强调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积极传播中国声音。①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强

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

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②

另一方面，强调要让中国对外话语产生国际影响。２０１６年２月，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 “他塑”而非
“自塑”，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信息流

进流出的 “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 “反差”、软实力和硬实

力的 “落差”。会议明确要求，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

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③２０２１年５
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３０次集体学

习，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

际话语权，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

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

导力。④

可以看出，中国清楚认识到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同时也认识到，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与

有效国际传播相互关联，也是未来的工作重点。

（二）在行动中多方努力

一是加大对外发声力度，确保话语在场和话语有效。话语在场是话语产

生影响的基础，可以减少话语缺失，避免中国故事总是被 “他述”、中国议

题总是被 “他议”、中国形象总是被 “他塑”的情况。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

的：“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

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 ‘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

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 ‘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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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书记要求下大气力》，求是网，２０２１年６月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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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解决。”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在国际层面发声，明确表达中国观点和

立场。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出访的重要时机一般都在当地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

章，讲述中国的发展、中国与到访国的历史和友谊以及中国主张和政策。例

如，２０１９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尼泊尔前夕，在其主流报纸发表题为 《将跨越

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的署名文章，在谈到中尼友好交往历史时指

出，“１６００多年前，中国高僧法显、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互访对方国家，

合作翻译了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典。中国唐代时，尼泊尔尺尊公主同吐蕃赞普

松赞干布联姻，高僧玄奘到访释迦牟尼诞生地兰毗尼并留下珍贵文字记录。

元代时，尼泊尔著名工艺家阿尼哥率工匠来华，主持修建了北京妙应寺白塔

等宏伟建筑。这些友好佳话，激励着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相知相亲、携手

前行。”②

除了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外，在一些重要时刻，中国国家领导人还直接

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与当地民众直接交流。２０１９年６月４日，习近平主席在

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前，接受了俄罗斯塔斯社、 《俄罗斯报》联合采访，

不仅提及中俄友好历史、贸易往来，也专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金砖合

作以及 “一带一路”合作等，涵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发展的多个方面。③

这些文章、讲话和访谈拉近了与当地受众的距离，为外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

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政府官员积极主动阐明中国立场。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为

向世界更好地宣介中国的抗疫努力和主张，２月１４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

柏林接受路透社专访，明确表示： “我们以中国速度日以继夜抢救每一位患

者的生命，用中国力量众志成城阻止疫情的进一步蔓延。经过艰苦努力，疫

情总体上得到了控制……中国采取的果断措施是正确和有效的”。他同时强

调：“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公开、透明的态度，及时

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开展国际合作，努力阻止疫情在全球扩散。”④ 再

如，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把中国定为 “最严峻的竞争者”，表示中美将展开
“极为激烈的竞争”，对此，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６日接受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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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接受路透社专访实录》，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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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专访，阐明中国的中美关系原则和立场： “美方将中国视为 ‘最严峻的竞

争者’，并以竞争、合作、对抗来定义中美关系，我们对此并不赞同……我

们主张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①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以 “炉边谈话”方式接受美国多家主

流媒体主编和资深记者联合采访，坚定表明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和态度。②

三是发声渠道越来越多元。近年来，中国的对外发声渠道日益多元。在

一些事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国际问题上，外交、媒体人员在

网站、报纸接受采访或发表署名文章，努力传播中国声音。例如，在抗疫关

键时期，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２０２０年４月６日在 《纽约时报》发表 《同舟共

济，定克时艰》的署名文章，指出中美面对疫情应团结合作、互帮互助，强

调中美两国加强合作的重要性。③ 在每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直

面问题，在必要时直接进行话语反击，阐明中国观点和立场。例如，在谈到

美国 “民主峰会”时，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无视自身种种问题和劣迹，

反而炮制 ‘民主对抗威权’的伪命题，将民主 ‘标签化’‘政治化’。”④

不少外交官和媒体人士也利用新媒体，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上积极发声，

宣传中国主张和观点，对国外一些针对中国的污名化、标签化的不实报道和

评论进行有理有力的回击。例如，英国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宣布在５Ｇ建设中

禁用华为设备后，中国驻英大使张晓明连续在推特上发声强调：中国将全

面、认真评估英方关于华为的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

权益；中国一直将欧洲视作平等的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中国的发展为欧洲

创造了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双方应加强互信，通过合作实现双

赢。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也经常在推特上发声，阐明中国观点，与国外受众互

动。再如，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播刘欣以及驻美主持人、记者王冠等在推特平

台上 “主动出击”，推送中国时政新闻资讯以及热点事件评论，助力提升中

国媒体音量。⑤

四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更加全面，博弈、斗争意识增强。受冷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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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识形态等影响，世界上很多人对中国的认识没有跟上中国的发展变

化，存在很大的认知偏差，一些偏见和误解更是根深蒂固。近年来，中国加

大自身宣介，让外界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形成全面、客观的中国观。

仅２０２１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新办）就发布了１４个白皮书，涉及中国

的民主、减贫实践、应对气候变化、全面小康、生物多样性保护、尊重和保

障人权、新型政党制度、国际发展合作、香港及“一国两制”等多个方面，对一

些国家的无理抹黑和攻击进行系统回应。① 针对一些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中围

绕新疆的发展变化大做文章，甚至用 “种族灭绝”、“强制劳动”等不实诬蔑

之词攻击中国，国新办专门发布 《新疆的就业保障》 《新疆各民族平等权利

的保障》《新疆的人口发展》白皮书，全面介绍新疆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势头。

为了更好地宣介中国风貌，外交部还开展系统推介活动，以省市为单位定期

向全球推介，展示各地的特色和成就。

在全面介绍、宣传自己的同时，中国在对外话语层面也增强了博弈和斗

争意识，揭批一些国家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例如，美国经常借人权问题抹

黑攻击中国，对此中国专门发布 《２０２０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指出美国在

人权方面存在的疫情失控、政治乱象、种族歧视、社会动荡、贫富分化、践

踏国际规则等问题。② 针对美国对中国疫情防控的不实报道和污名化，２０２０
年５月新华社发布题为 《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

逐条回击种种谎言。③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３年间，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频发暴

行、侵犯人权，对此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也予以鲜明谴责，表明中

国态度。④

五是提高国际传播能力，使对外话语有效传播。对外话语只有在国际层

面有效传播才能产生效果。当前，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以互联网、社交媒体和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全球的国际传播景观得以重新塑造。脸

书、推特、油管等互联网平台在全球传播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打破了原来

由专业新闻机构和影视文化产业所主导的传统国际传播模式。如何统筹传统

媒体和网络媒体、社交平台的作用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点。

为此，一方面，中国改变国际传播意识，强调外宣和内宣的差异，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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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外外有别，不简单以对内宣传的方式进行对外宣传。随着国际、国内

信息的交叉融合，当前已无法完全把内宣与外宣区别开来，在对外宣传时需

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间的差异，选取不同话语内容和传播方式。要考虑国际

层面直接话语对象的感受，同时也需要照顾到第三方，以至所有国际受众的

感受。另一方面，各类媒体积极改善传播基础设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国际传播媒介是各国媒体话语权和传播话语权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近

年来中国媒体努力搭建传播平台，改善传播基础设施。作为三大央媒，中央

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努力建设国际传播新矩阵，通过技术、体制、管

理、平台创新等提升国际传播能力。①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中国国际电视台 （中国

环球电视网，ＣＧＴＮ）成立，建有六个电视频道、三个海外分台、一个视频

通讯社和新媒体集群，同时建立了英文等外语直播客户端，以文字新闻、视

频新闻、移动直播、数据新闻和短视频等不同内容形式进行融合传播，满足

新媒体时代的传播需求，使中国电视对外传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２０１７年１
月，中国国际电视台融媒中心投入运营。１０月１５日，人民日报英文客户端

上线。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３日，新华社英文客户端上线。２０２２年１月，中国外文

局对外名称由 “中国对外出版集团”正式改为 “中国国际传播集团”。此外，

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 “借船出海”、 “借筒传声”，在多个外国社交平台开通

账户，逐渐形成了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全方位、多角度媒体 “走出

去”的矩阵。②

六是学界开始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研究。笔者在中国

知网以 “对外话语体系”进行主题检索，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共检索到３１４篇

论文和文章，其中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共有１２篇，２０１４年增加到１７篇，以后逐

年增加，２０２１年为５６篇，这表明２０１３年以来国家对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强

调也带动了学界的相关研究。以 “国际传播能力”进行主题检索，共检索到

１１６６篇论文和文章，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从２００８年起，学界开始重视国际

传播能力研究，２００９年研究成果明显增多，从７篇增加到３６篇，２０２１年达

到２２１篇。这些变化与中国在举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过程中遇到的国际舆论问

题以及学界对国际传播能力研究的重视密切相关。不同学科对对外话语体系

和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视，也促进了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尤其是外国语言文

学、传播学和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为中国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

设、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提供了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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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战伟、李嫒嫒：《转型与抉择：中央三大央媒对外传播机构设置、平台建设与话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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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尽管中国日益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外交层面、在对外宣传等方面
做了很多努力，但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中国主题 “他议”和中国形象 “他塑”现象依然普遍

近年来，中国时常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国外媒体提及中国的频率极
高，但是直接来自中国的声音仍很有限，中国人接受媒体访谈和对话的机会
以及外文图书出版相对不足。在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国仍
面临一些 “赤字”，如世界上很多有影响的学术期刊都是英文出版，而中国

学术期刊的英文版有限，无法产生大的国际影响。例如，根据中国知网和清
华大学图书馆２０２１年 《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在 “２０２１中国国际影

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中位列前１０％的１６０种期刊中，只有

３７种是双语出版。再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为例，中国一直面临发展自己的国
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的任务，而在国际影响力排在前１０％的１６０种人文社

会科学期刊中，仅有 《世界经济与政治》 《现代国际关系》和 《外交评论》

入选，说明该领域中文期刊国际影响力有限。此外，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
刊发文有限，尤其是在国际名刊，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和中国理论的学术

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整体而言，在国际
舆论场中，中国给世界直接提供的一手信息和资料不够，有时发声质量不

高，发声渠道不够多元，能够真正产生影响的声音就更少。诚如傅莹大使指
出，外界关于中国的 “资讯赤字”广泛存在。①

（二）国际上针对中国存在信息和认知不对称

国际舆论场一直存在针对中国的话语屏障。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很多根植
于历史或碎片化的信息及个别经历，有些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即使面对新事

实也很难改变，甚至会转化为 “立场”而被固化。② 根据李普曼提出的拟态
环境及相关研究，媒介建构的现实不是对客观现实的镜式反映，而是会产生
一定的偏移，现实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再现是思想、感情、行为的决定因

素。③ 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就是如此。在西方世界，一直存在针对中国
的主导叙事，不少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异己特征明显，而背后是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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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看世界２》，中信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３３８页。
陈晋：《问答中国》，新星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１页。
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常江、肖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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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鸿沟。① 再加上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政策

不了解，存在认知误读甚至误解和偏见，这些因素往往成为阻挡中国声音的

话语屏障，即使面对新事实和新变化，这种话语屏障也难以突破。

一些国家有意误解、曲解中国，有些媒体和政客出于政治目的针对中国

进行断章取义式的报道或讨论。例如，疫情暴发后，中国国内疫情很快得到

有效控制，快速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并且向多个国家伸出援手，开展紧急

人道主义援助，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最早支持疫苗知识

产权豁免，但是国外一些民调对中国的好感不升反降。尽管民调不一定客

观，但也显示出中国投入和中国国际形象不符的问题，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

并没有反映中国的实践和实情。疫情防控本身也是对各国不同方面的大考，

显示了理念之争、文化之争、制度之争，各国在抗疫的同时也存在叙事之

争，从而使今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凸显中国加强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三）针对中国的负面信息经常误导世界舆论

长期以来，国际舆论不时出现针对中国的有意质疑甚至攻击。例如，从

２０世纪９０年起，一些国家不断挑起 “中国威胁论”。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

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崛起”成为国际舆论中的高频话语。近年来，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愈发焦虑，防范意识上升，澳大利亚和

印度等国也借机炒作新一轮 “中国威胁论”，歪曲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成

就，把话语重点转向中国对未来国际秩序、价值观等的 “认同威胁”。② 随着

中美关系不断变化，美国对中国加紧战略打压，全面封堵、遏制，在话语方

面则不断搅动国际舆论，利用香港、新疆、疫情等话题对中国肆意攻击，推

动冷战、脱钩叙事，不时批评、质疑、污蔑甚至诋毁中国，并依赖其强势话

语权和国际传播能力塑造中国的负面认知，影响国际舆论走向。而一些发展

中国家对西方主要媒体存在长期的路径依赖，经常把西方媒体作为信息源，

直接转引西方媒体，导致针对中国的质疑和攻击转换为国际舆论场中的一种
“普遍性”话语，甚至成为整体国际舆论的组成部分，这些都需要切实加以

应对和回击。

（四）一些国家无理打压中国媒体和媒介

尽管中国在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但

是长期以来中国媒体在海外自主可控的传播渠道有限，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影

响力提升，一些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国媒体的防范和打压，美英等国频繁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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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鑫宇：《中国故事怎么讲》，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６０页。
孙吉胜：《从话语危机到安全危机：机理与应对》，第５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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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传播政策、机构和渠道横加干涉。①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美国将新华

社、《中国日报》美国发行公司、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

民日报》海外版美国总代理 （海天发展有限公司）等五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

列为 “外国使团”。６月２２日，再次宣布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环球

时报》和中国新闻社四家中国媒体增列为 “外国使团”，严重损害中国媒体

的声誉和形象，② 不少中国媒体记者被变相驱逐。英国通信管理局将技术问

题政治化，２０２１年２月宣布吊销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在英国的落地

许可，终止了该频道在英国１８年的落地播出。

除了针对中国官方媒体机构，西方国家还直接指向个体。例如，围绕所

谓 “香港问题”，２０１９年美国社交平台推特、脸书删除了近千个被认为参与

揭露香港暴徒不法行径的中国内地账号，油管关闭了２１０个涉港频道，其理

由是 “政府背景”或 “支持中国政府”。③ 疫情暴发后，从 《华尔街日报》发

表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到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不断掀起 “中国隐瞒

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再到 “疫苗外交论”，④ 一些国家围绕

疫情对中国进行的话语打压从未停止。可以预见，今后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

仍将继续面对此类话语博弈和挑战。

四、中国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方向

面对以上境况，中国必须更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和关切，在世界上
塑造公正、客观、全面的中国观。为此，需要与时俱进、夯实基础、强化本

领，在话语内容、话语风格、话语主体、话语平台以及话语人才等方面锐意

进取、开拓创新。
（一）多层话语内容

就话语内容而言，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首先需要明确话语重点，清楚对

外应该重点讲什么。选取话语内容应基于扎实的调查研究，而不能简单把

国内宣传内容直接译成外文。在不同国家，其话语受众的背景知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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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荣、潘登：《系统性创新与交互演化———试析世界深度变局时代的国际传播精准化进
路》，《对外传播》，２０２１年第７期，第７页。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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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关于新形势下国际传播底线思维与风险防控的思考》，《国际传播》，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第８２页。

参见彭涛、何雯雯、张琳曦：《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和实践路径》，《对外
传播》，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３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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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及认知基础都可能大不相同，因此，需要研究话语受众的中国认知基

础及认知差异，注意话语偏差和话语鸿沟，确定宣介重点，加强话语的针

对性。

在具体实践中，首先要选择一些纠偏性话语，有针对性地进行解释、说

明，化解误解和误读。例如，有些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缺乏全面客观了

解，在话语内容上可以针对性地进行解释和说明，如中国人权观所强调的发

展权和生存权、中国人权发展的渐进性、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的关系。正如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４９届会议高级别会议上所说：

“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一国人权状况好不好，根本上要看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否得到满足，人民的所需所急所盼是否得到解决，人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增强。”① 再如，有些国家对 “一带一

路”存在误读，这就需要对 “一带一路”的内涵进行更多的话语投入，多聚

焦 “一带一路”带给当地普通民众的利益和影响。

进而，要加强话语主动性，主动设置话语议题，特别是要加大以下几方

面的话语投入。一是加大对中国文化理念、文化内涵和中国国情的话语投入。

党的十八以来，中国提出了很多新主张、新政策、新倡议，其背后包含着很

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

处事之道。但是，不少外国人对中国的文化精神并不太了解。根据相关调

查，发达国家受访者大都认为中餐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而发展中国

家多数受访者认为是中医药和武术，② 可见，提及中国文化，很多外国人首

先想到的是一些显性的文化符号，对理念、价值观等文化的内在机理和根本

了解很少或似懂非懂，而这些往往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实质和精髓。人们只

有在充分了解他人的思想后，方可真正理解他人的行为。③ 而且，很多外国

人缺少中国文化和精神方面的背景知识，即使把一些抽象理念译成外语，国

外受众一般也很难产生我们所期待的那种理解和共鸣，极易导致 “同样的话

语、同样的行为，不同的理解”。④ 由于体量、历史和发展特点不同，中国国

情也与很多国家大不相同，许多话语在中国语境下有其独特涵义。例如，

“现代化”、“小康”、“美好生活”等词汇的内涵可能与其他国家所表达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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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坚持公平正义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４９届会议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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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吉胜、何伟：《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

期，第３８—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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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相同。可见，加大对中国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中国国情的话语投入，

会起到信息铺垫①、重塑话语语境的作用，更好地引导话语受众的理解。

二是加大对中国政治领域的话语投入。中国政治涉及中国共产党、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多方面内

容。受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

缺乏全面认识和了解，经常停留在旧的思维框架内，对中国很多事务的理解

经常先入为主，误解和偏见时有发生，认知鸿沟明显。例如，新冠疫情暴发

后，中美关系持续走低，美国一些官员经常诋毁甚至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

制度、中国价值观，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别开来。很多时候，人们在

观察分析时持镜像思维，基于自我看法的反射，经常以自己大脑中的印象来

评判对方。因此，针对中国政治加强对外话语建设，宜多选取具体事例，减

少宏大抽象语言，尽可能与国际话语体系接轨，使国际社会真正了解中国的

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紧密联

系。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扎根立

足中国，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借鉴他国发展和治理经验，不断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以适应社会发展和进步需要。

三是加大对中国实践的话语投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于自身实践探

索取得了非凡成就，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在世界ＧＤＰ总量年均增

长仅为３％的情况下，中国年均ＧＤＰ增长近１０％，使８．５亿人脱贫，“坚持

发展是第一要务”、“要想富先修路”、“稳定压倒一切”、“精准扶贫”等话语

所讲述的正是中国的发展历程和故事。中国在环保与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例如，前些年北京被雾霾困扰，经过努力治理，

２０２１年北京市空气质量全面达标，优良天数达２８８天，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誉为 “北京奇迹”。② 中国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不仅授人以鱼，更

重视授人以渔。中国的维和更强调发展和平。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主张标

本兼治，强调过程治理、关联治理、发展治理、综合治理。③ 习近平在谈到

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的关系时强调，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

践升华中国理论。④ 对中国实践进行总结、提炼、验证和知识转化，是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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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二版），第１４１—１４５页。
《北京生态环境质量交出亮眼 “成绩单”，２０２１年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新华网，２０２２年

３月３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ｌｏｃａｌ／２０２２－０３／３１／ｃ＿１１２８５１８３６０．ｈｔｍ。
孙吉胜：《“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创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２０—１３３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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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实践学理化、知识化的必经路径。

四是加大对中国理论的建设和话语投入。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和构建自己

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当前，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还是外交理论，很多都

是基于西方思想、西方概念和西方经验，并固化为一种西方逻辑和西方叙

事，被用来解释中国外交，甚至预测中国与其他大国及世界的关系，误解和

误读时有发生。其实，中国优秀文化理念和中国实践都是可以进行理论探索

的重要领域，并且中外学者也已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例如，赵汀阳聚焦

“天下”① ，秦亚青聚焦 “关系”② ，阎学通聚焦 “道义”③ ，他们都围绕自己

提出的核心概念和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索，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

关注，引发了更多的学理讨论。卡瓦尔斯基等国外学者也围绕 “关系”概念

做出了不少研究。④ 他们对这些概念和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加深了对中国理

念和中国实践的认识，扩大了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大国之间一直存在理

念、知识和叙事之争。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世界大国，更需要强化从实践到

理论、从理论到知识、从知识到话语的努力，打破长期存在的西方一元叙事

以及西方知识的霸权地位。

当然，加强多层话语内容，要注意与世界话语体系的融通，多强调共

性，而不总是突出特性，多强调共同价值和共同理念，真正做到求同存异。

要多利用世界通用的语言，把中国故事融入世界故事，把中国话语融入世界

话语，实现话语共情。要区别对待各种针对中国的质疑和批评话语，针对立

场性话语可有理有力表明态度，对于一些概念性语言需要进行话语谱系溯

源，对其加以解构和重塑，以免陷入话语陷阱，对一些情感性语言则可置之

不理，不计较一时得失。

（二）多样话语风格

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清楚用什么风格来讲述、如何讲。当

前，学界针对如何叙事进行了很多研究。例如，有学者专门研究美国的安全

叙事，对比美国从罗斯福总统到奥巴马总统如何讲述自己面临的安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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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Ｚｈａｏ　Ｔｉｎｇｙａｎｇ，Ａｌｌ　ｕｎｄｅｒ　Ｈｅａｖｅｎ：Ｔｈｅ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ｔｒａｎｓ．Ｊｏｓｅｐｈ
Ｈａｒｒｏｆ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参见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Ｑｉｎ　Ｙａｑｉｎｇ，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

参见Ｙａｎ　Ｘｕｅｔｏｎｇ，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
参见Ｅｍｉｌｉａｎ　Ｋａｖａｌｓｋｉ，“Ｇｕａｎｘｉ　ｏｒ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ｏｌ．１８，Ｎｏ．３，２０１８，ｐｐ．３９７－４２０；Ｔｈｅ　Ｇｕａｎｘｉ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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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安全叙事，指出为什么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① 叙事一般分为两

类，一类是论证，一类是讲故事。一般来说，当面对的形势和所讲述的内容

比较确定时可以用论证，当形势和内容不十分确定时可以讲故事。如果是论

证，就需要言而有信、以理服人，可以用具体数字、表格及图像等予以辅

助。如果是讲故事，则要突出叙事特点，把看似无关联的内容通过某种情节

和各类修辞手段有条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② 讲故事的关键

是情节要吸引人，情感要动人，以情陈事，以情明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讲

述，重要的是受众易听、易懂、易记，能激起认识和情感共鸣。展开宏观论

述，可从小事讲起，从小处入手讲大题目，以小故事来传播大道理。要少讲

大话、空话，尽可能以真实声音、真实感受讲述真实故事。

在选择叙事风格时，要有针对性地研究话语受众，针对不同受众群体使

用差异性语言，选择不同的叙事风格。一般来说，人们在对外讲述时，时常

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用惯性思维，大多遵循演绎方法，如先讲时代背景、后

讲政策依据、再讲影响和意义，但是这种方式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受众。因

此，在讲述前要倾听和观察对方，基于受众群体的特点和偏好进行选择。例

如，有学者指出，即使在美国，至少也存在两种中国观，一种是精英版中国

观，一种是大众版中国观。③ 针对不同的中国观可选择不同内容和风格。对

官员可多用官方话语，表明政策和立场，语言严谨、逻辑缜密，对社会精英

需多注意学理支撑，而针对普通大众和草根阶层则需减少官方色彩，通俗易

懂。同时，要弄清对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及其兴趣点和关注点，在共性基础

上再进行个性化表达。例如，美国人习惯于霸权思维，习惯于民主自由的那

套话语，也经常以此来主观臆断他国行为，批评抨击中国。对此，中国在对

外讲述时也可从民主入手，只不过中国的民主更强调协商性、过程性，而不

是仅仅通过最终投票来体现。总之，了解话语对象，从共性入手，以个性化

方式，聚焦熟悉的事，以生动、有趣、有情节的方式来讲述，让世界听到不

同风格的声音和观点，在沟通中实现情感共鸣，当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过程

中努力的一个方向。

（三）多元话语主体

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应鼓励多元话语主体提高发声广度、密度和强

度。要清楚需要由谁来讲，谁可以成为对外话语的主体。近年来，中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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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Ｒｏｎａｌｄ　Ｒ．Ｋｒｅｂ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朱莉·里夫斯：《文化与国际关系：叙事、本地人和游客》，朱振明、郭之恩译，华夏出版
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８页。

吴旭：《西方为什么误读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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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外交人员以及媒体人员在对外宣传和对外交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但一般来说，不同的对外话语群体其言

语习惯不同、叙事风格不同，话语重点也存在差异，对外话语群体也应力争

多元。要扩大对外发声群体，尤其是民间的密集发声，以与官方话语相互

补充，确保在不同场合都有来自中国的声音。不同的话语对象在信息接收

方面偏好不同，多元发声主体可更好地影响不同话语受众，满足其话语关

注点。

除了政府官员、主流媒体等发声，民间组织以及专家学者、青年学生、

驻外企业等都可以成为对外话语主体的组成部分，通过相互补充、相互促

进，从多个角度塑造多元、立体、可亲、可信的中国形象。例如，外交部副

部长乐玉成在谈到学者发声时强调： “大家要更多地走出书斋，走向媒体，

把中国文化、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贡献讲出去……希望通过各位讲

述，向外界呈现一个真实鲜活、生动立体的中国。”① 再如，中国在非洲做了

大量修建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工程，相关企业针对每个工程可以讲述很多

内容，如为当地创造的就业、对当地以及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改善，让这些话

语真正贴近当地民众。李子柒在油管上以短视频展示乡村生活和中国传统工

艺，其订阅量以１４１０万刷新 “最多订阅量的 ＹｏｕＴｕｂｅ中文频道”吉尼斯纪

录，也是多元话语主体产生传播效果的一个典型例证。② 此外，多鼓励外国

人讲述中国故事也是增强中国话语可信度的一个方面。例如，英国的李·巴

瑞特和奥利·巴瑞特父子及杰森·莱特福特、美国的马特·加拉特和郭杰瑞

等都以自己的镜头拍摄了很多中国经历，展示了很多亲身感受，这些很有助

于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全面了解。

（四）多维话语平台

数字时代呈现出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及全效媒体态势，信息

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

深刻变化。③ 媒体生态和媒体基础设施发生巨大变化，网络成为国际传播的

重要渠道和信息流通的重要场所，国际传播体现出很多新特点、展示出很多

新规律，日益网络化、智能化、数据化、移动化。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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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玉成：《大疫情、大变局呼唤大团结、大作为———在第三届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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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３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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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应用成为重构全球传播新秩序的新契机。① 对外话语的传播范围远远超

出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各种网络和社交平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影响日

益凸显。对外话语的传播主体不再仅限于国家，个体也可能成为话语的生产

者、传播者和塑造者。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信息的即时性、跨国性和情感性

都优于传统媒体，是国际传播必须关注、重视和研究的领域。

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清楚可以利用哪些平台发声。一方面，需要

花大力气搭建对外传播平台，拓宽发声渠道。另一方面，也可挖掘非主流媒

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等传播资源，共同参与国际传播，与官方媒体相互补

充。要加强对智能媒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新闻

写作机器人、智能影像等技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同时，要多利用现有的

国际信息传播平台，如重要媒体、论坛和对话机制，积极参与讨论，增加发

声广度和频率。针对误解和误读，可通过不同渠道把分歧讲清楚，防止矛盾

积累和外溢，影响整体外部氛围和环境。与此同时，要积极寻找在国外媒体

的发声途径，多提供信息，避免一些国外媒体总是援引美国等西方大国主流

媒体的资讯。此外，应加强针对不同媒体的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关注首发

效应等信息传播特点，主动择机塑造传播机会。

（五）多学科人才培养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有大量人才作为保障，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学

科融通，兼顾外语能力、专业素质和通识素养。受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的影响，中国学科界限比较分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融通性。在对外

交往过程中，经常出现通外语但缺专业或者精专业但外语弱的情况。

在人才培养方面，一要确保政治素质和能力。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

大背景是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所需人才首先要具有政治意识和敏感性，要

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应对各类国际场合的政治素质和能力。二要确保外语

精，能够在国际场合利用外语自如交流。当前，尤其要提高非外语专业学生

的外语实际运用能力，不能仅停留在读写层面，要更多向听、说、辩层面提

升，不仅要能够在场发声，还要避免勉强或是无效交流，确保发声有效。三

要注重拓宽国际视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基于国际政治，无论从事哪个领

域、哪个环节的工作，都需要了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基本情况，否则就

会顾此失彼，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四要培养家国情怀，真正理解和热爱中

国，了解中国的价值观、历史和文化、国情和成就、道路与制度、政策与立

场等等，否则很难向外界讲述、呈现一个全面、客观的中国。五要训练思维

９１

① 段鹏：《党性与人民性的再统一：习近平关于新闻与传播重要论述的研究》， 《现代传播》，
２０１９年第９期，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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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注意了解把握不同文化与传统的差

异、禁忌和偏好，避免不必要的疏忽和失误。当前，尤其要注重特殊领域的

人才培养，如国际组织人才、区域国别人才、对外传播人才、全球治理问题

领域的专门人才等。惟其如此，才能筑牢、强化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人

才基础。

结　　语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外语能力、话语内容和叙事

风格，也涉及话语主体，直到国际传播，这些要素缺一不可。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高度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方面也做出诸多

努力，取得了突出成就。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凸显不确定

性、不稳定性，也不断面临新变化、新态势。当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

中央，时刻处于世界聚光灯下，经常成为国际舆论场中的焦点，一些国家还

不时对中国进行话语诋毁和攻击，给中国制造舆情和外交压力。同时，中国

也在不断提出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需要得到更多理解和支持，凝聚更多共

识和力量。这些都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需要从

话语内容、叙事风格、话语主体、话语平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努力，

为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形象塑造良好的国际话语和舆论环境，增进各

国相互信任，加强国际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携手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责任编辑：陈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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